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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午 !点，智化寺京音乐的表演
时间到了。随着四声空灵的罄声，智
化殿里五位身着黄色僧服的中年男
子，同时举起手中的乐器。突然，一段
流行歌曲的铃声响起，正憋足了一口
气准备吹笙的那位，掏出手机按下静
音键，冲其他四人干笑了两声。“重新
来吧。”敲云锣的胡庆学说。殿里没有
观众，他们还是又走了一遍过场。随
后，管子、笛、笙、云锣和鼓相互配合，
奏起一阵庄严古朴的旋律……

明代正统年间，权监王振将宫
廷音乐引入智化寺。在融合了佛教、
民间音乐元素后，形成了独特的智
化寺京音乐，并逐渐成为北传佛教
音乐的典范。它是我国现有古乐中唯
一按代传袭的乐种，老艺僧以“口传
心授”的方式，教授给 "!岁以下的门
徒。因此，被誉为“中国古乐活化石”。
时过境迁，如今的第 #$代传承者，均
已不是出家人。经历了阵痛与休克的
京音乐，依然在找寻一条生存之路。

最后的艺僧
“这（被手机铃声打断演奏）是

常有的事儿。”谈起刚才的尴尬场
景，第 #$代传人胡庆学淡淡地解

释。如果师父还健在看到此景，是要
大发脾气的。他们的师父张本兴，曾
是智化寺里的最后一批艺僧，#%%&
年去世。他这辈子，就像一首频繁被
打断、却不能重新演奏的乐曲。

上个世纪 #%年代末，原名张双
立的他大病一场，被还愿的父母送进
寺里出家，法号本兴。几年以后，小和
尚本兴来到智化寺学习京音乐———这
是艺僧们深造技艺的朝圣之地。教授
方式极为严苛。学习唱念“工尺谱”（一
种民间流传的用工、尺等字记谱的方
式），熟练演奏管、笙、笛、云锣等多种
乐器，并掌握四种演奏姿态，至少要花
上七年时间。学成之后，才能在放焰
口、水陆法会等佛事中演奏佛乐。

当时的智化寺已经由盛转衰。
很少能赶上达官贵人家的佛事，僧
人们只能靠民间小规模红白喜事和
出租寺院房屋维持生计。寺院里住
进了卖杂货的，卖熟食的，堆积着煤
炭、污水和垃圾。而智化殿藻井（殿
堂中央顶部的装饰）和万佛殿藻井
被盗，流失到美国———相传是寺院
僧人为维持生计卖给了文物贩子。

'%年代初，本兴和尚还俗，改
名张本兴，一年之后成为北京一建
材公司工人。他一度认为“再也没有
机会重新演奏了”。()'#年，作于康
熙三十三年、记录了 *&首古乐谱的
《音乐腔谱》抄本，在智化寺如来殿
藏经橱重见天日，证明现在的京音
乐乐谱基本保存了 !+% 年前的形
态。音乐家查阜西、杨荫浏经研究发
现，智化寺京音乐大部分采用唐宋
旧制，曲牌具有古乐南北曲的特点，
这让京音乐再次受到重视。,)'!

年，张本兴和一帮老艺僧重操旧艺，

在“京音乐演奏会”上向吴晗、老舍、
巨赞法师等人表演。-%年代初，他
们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
两套京音乐录音。
“文革”开始后，智化寺受到冲

击，寺内所有僧人都被遣散，部分古
乐谱、乐器被烧毁，入驻了军队和重
要机关部门。对京音乐的恢复性研
究被迫中断。而张本兴只留下了一
盒录音带作为念想。时光荏苒，,)&#
年，北京智化寺文物保管所成立。随
后陆续找回了 &位还俗的老艺僧，
包括已经退休的张本兴。“我们去找
寻的时候，大部分老人已经辞世。有
几位身患重病的还俗僧人躺在床
上，蜗居在七八平方米的狭小屋子
里。”北京智化寺音乐团主任孙素华
向记者回忆道，“他们艰难的生存状
态，令人心酸。”.)&-年冬天，由这些
僧人组成的北京市佛教音乐团，受
邀前往西德、法国、瑞士等地巡回演
出。演出场场座无虚席，被欧洲观众
称为“音乐炸弹”。随后，张本兴老伴
去世了，为恢复整理当年的乐谱和
技艺，他索性搬进智化寺居住，成为
唯一长住的还俗艺僧。当时健在的几
位老人，要么体弱多病，要么年事已
高，已经难以频繁地演奏练习了。
为了寻找下一代京音乐的接班人，张
本兴开始奔波于各地，寻找合适的音
乐苗子。很快，这位末代艺僧的目光，
定格在一群河北农村的孩子身上。

户口的诱惑
“,)),年 ,/月 *日。”胡庆学

脱口而出。那是他们哥六个离开家
乡，正式“入寺”的日子。他的老家是
廊坊市固安县屈家营，诞生过源自

寺院佛乐的屈家营古乐。作为冀中
笙管乐（民间俗称“音乐会”）的一
种，屈家营音乐会在庙会活动中拥
有“北霸天”的美誉。

&+年代末，初中毕业后的胡庆
学和屈炳庆、屈永增、林忠诚、胡庆
友、姚志国五个弟兄一块，跟着村里
的老艺人们吹笙奏笛，四处演出，受
到村民热捧。
“那时候没有电视机和电脑，我

们一帮愣头青闲着也是闲着，跟着
老师父学，就图个乐子。”胡庆学回
忆道，“不用交学费，晚上还管一大
碗豆腐汤喝。过去帮忙（红白喜事
儿），主家还给递上包烟！”,)),年
秋，北京市第一届文化节上，屈家营
音乐会受邀参与演出。台上几个少
年演奏结束，前脚刚下台，几位穿着
僧衣、面容慈祥的老人就主动过来
闲聊———智化寺的五位艺僧也参加
了演出，在台下观察他们好久了。
“你们都多大？”张本兴问。得知

几个孩子都只有十四五岁，老人满
意地点点头。“想不想跟我们学（京
音乐）？”他继续问道。得到肯定的回
答后，几位老人告诉他们：“那就来
吧！”张本兴相中了几个人的天分，
而且他们学习过与京音乐相似的民
间“工尺谱”，并有演奏笙、管、笛、云
锣等乐器的经验。

一个月之后，智化寺文博交流
馆（已更名）派人与六人的家长商
量，并提出了诱人的条件：管住，发
生活费，我们是事业单位，以后能给
解决北京户口。,/月 *日这天，带着
父母“好好跟老师学”的嘱咐，六个农
村孩子在智化寺拜师学艺，住进了智
化寺。几位师父因身体或家庭原因，

不能每天过来教授，只有住在寺里的
张本兴和他们每天生活在一起。
第一课是认“工尺谱”。十多平方

米的排练室里，摆上两排桌子，老师
坐在中间讲，教他们画那些“既像汉
字又如蝌蚪”一般的符号。一天结束，
老师留了“作业”：把今天的谱子都背
下来，明天检查。谱子背熟后，本兴师
父教他们口传心授的重点———阿口。
这是京音乐绝不外传的技艺，掌握之
后才能唱出谱子，进行演奏。“唱出谱
子，你会寄托以情感，演奏乐器的时
候，自然有韵味儿。”见记者不解，胡庆
学即兴哼上了一段谱。他捏着手腕上
的佛珠，右手敲打着桌子，闭上眼睛抑
扬顿挫地哼唱，一脸陶醉。接下来，张
本兴带着这帮半大小伙子，每天早上
-点去日坛公园练习两小时的长音演
奏。回来后再花上半天时间学习行、
立、坐的演奏姿势，三伏天到数九寒冬
从不间断。从简单却意境深远的曲子
《喜秋风》，到配合复杂、被称为“好费
劲”的《好事进》，师父都倾囊传授。

张本兴时常告诫徒弟们，过去
的学习条件远不比现在———自己当
时还要学跪着吹的姿势，乐器的音
色也没有现在精准，甚至三九天的
时候，他们被要求站在大殿下吹笛
子，直到呼出的哈气“凝成水珠落在
地上冻成冰柱”才罢。让他满意的
是，六个年轻人没叫苦，浑身上下似
乎有使不完的韧劲儿。经历几十年
轮回，本兴老人的心气又回来了———
一切似乎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老艺僧们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

他们身上。“年幼因病袭或贫困入寺
出家，学习古乐，解放后强制还俗，娶
妻生子，&+年代重拾技艺，寻找传
人，往往抱憾而去。”胡庆学总结着艺
僧们的人生遭遇。明生师父，是张本
兴的亲师叔，是胡庆学这帮晚辈的师
爷。当时 &+多岁高龄的他，身上保留
着“老出家人的古板”，面对几位师侄
演奏的差错，常常大声训斥。可这位
终身未娶的老人，对几个年轻人却无
比和蔼。胡庆学形容为“惯外头”。

从北京东二环内的繁
华地带，拐进禄米仓胡同5
号的智化寺，会有一种时空
错乱之感———眼前是静谧
的大殿、斑驳的红墙与黑
琉璃瓦顶，背后则立着一
座流线造型、金属质感的
现代建筑银河S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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